
 

作者聲明: 本文題目為「保衛得魚台」，與近年喊得震天價響的「保衛釣魚台」全無關係。
釣魚台是中國領土，已由許多人引述歷史的文獻及事實證明，不容任何國家强佔，身為中
華兒女的我，當然也列入保衛者羣中；不過，我是不齒那些假藉這個堂堂正正名義而滲入
卑鄙手段，圖施行其政治陰謀勾當的無耻之輩，我獨羞與為伍，而且鳴鼓而攻之。本文純
是站在基督教立場而作，與政治無涉，特此聲明。 

 

       殺人盈城，為的是要保城；殺人盈野，為的是要保土；秦始皇築萬里長城，為的是

要防範北方胡人侵犯國境；身體注射卡介苗，為的是要防止肺癆菌的侵襲；防敵自衛，是

動物的天性，更是人類的本能。把這事引伸來說基督教，我就不禁大聲疾呼:「保衛得魚

台」! 

       記得主耶穌在加利利海邊呼召一羣正在撒網打魚的漁夫說:「來跟從我，我要叫你們

得人如得魚一樣」(可一 17)。啟示我們，唯一的工作 -- 也是最重要的工作，便是得人。 

       世界像苦海，人人都在這苦海中浮沉；世界是罪海，人人都在這罪海中飄流，到頭

來，生在罪中也死在罪中。這些人，主耶穌要拯救他們，也就是要得着他們，責任在誰?

就是在我們這一班獻身在祭壇上甘心樂意事奉主的傳道人。講台是宣揚福音、真理的所在

地，所以，講台就是「得魚台」。 

       我不指定說用桐木、楠木、檀香木......製成的講台，也許是在草原，山岡、海旁、河 

邊，鄉村的大樹下，學校的操場上.........，總之，當我們以傳道者身份，站在那裏為主耶

穌作見證的時候，那地方就是「得魚台」。我又不是說要保衛這個有形質的台或地，而是

說要保衛台的尊嚴、聖潔、作用和功能。 

       雖然司提反站在這台上忠心為主作證而被活活用石頭打死；卻在「也喜悦他被害」

(徒七 60) 的掃羅心中播下棄暗投明，改邪歸正的種籽。 

       雖然後來連保羅自己也在這台上受盡侮辱、鞭打、監禁、捆鎖；然而，他卻不以為

耻，反以為榮；成就了主在他身上的使命，不只作使徒，作外邦人的使徒，更寫下至少十

三本闡釋真理的書信，供給後世基督徒誦讀和奉行。  

       雖然目前在極權統治的範圍內，有不少傳道人站在這台上受到和使徒一樣的惨酷遭

遇，但是，他們在台上所發出的光輝，沒有絲毫減少更不可能熄滅。 



       雖然這樣，我仍然要高呼:「保衛得魚台」! 我不是無病呻吟，乃是有感而發；也不是 

不平則鳴，乃是不得已而呼。 

       末世了，從聖經的預言對證今日的世界情况，種種跡象顯示，已到了主再臨的前夕

了。我們可以隨時隨地見到: 

       -- 有好些人冒主的名來，說:「我是基督」，並且要迷惑許多人。 

       -- 許多人厭煩純正的道理，耳朵發癢，就隨從自己的情慾，增添好些師傅。 

       -- 並且掩耳不聽真道，偏向荒渺的言語。 

       -- 許多人已離棄真道，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，和鬼魔的道理。 

       -- 許多人注重世俗的虛談，和那敵擋真道似是而非的學間。自稱有學問，就偏離了 

真道。 

       ...... 這一切的一切，責任在誰? 罪咎歸誰? 我們這羣自命奉主名工作的得魚台主持者， 

還不挺身而出，自承罪咎，重肩責任，更待何時呢? 台主們啊! 自我檢討一下吧: 

       -- 是否只知餵養自己，吃脂油、穿羊毛、宰肥壯的，卻不牧養羣羊? (結卅四 2-3) 

       -- 是否無論得時不得時，總要專心工作? (提後四 2)  

       -- 是否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? (提後二 15)  

       -- 是否棄絕那愚拙無學問的辯論? (提後二 23)  

       -- 是否在敬虔上操練自己? (提前四 7) 

       -- 是否守住所信的道? (提後四 7)  

       -- 是否無定向的奔跑，打空氣的鬥拳? (提前九 26)  

       -- 是否使人花錢而得不到福音? (林前九 18)  

       -- 是否甘心安分作器皿 -- 合用的器皿? (提後二 2)  

       -- 是否容忍惡人，看不出假使徒 ?(啟二 2)  

       -- 是否恨惡尼哥拉、耶洗別一類的黨人的行為? (啟二 6,20)  

       -- 是否自己的居所有撒但的座位 (啟二 13)?  

       -- 是否按時分糧給羣羊 (太廿四 45)?  

       -- 是否引領羣羊到芳草之苑、靜水之溪? (詩廿三 2)  



       -- 是否神的旨意，有些避諱不傳? (徒廿 27) 

       -- 是否讓人把毒野瓜放在湯裏也不管? (王下四 39)  

       親愛的同道台主們啊! 如果再不警覺、醒悟，縱使不被人「拆台」，恐怕自己也「倒 

台」了! 思之思之，真是不寒而慄，為此，我只有高呼:「保衛得魚台」!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作於一九七一年) 

 


